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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玄奖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

佛教史上的一些简题

石 竣

龟

带

我国古代的大旅行家
,

僧人玄类
,

俗姓陈
,

本名律
,

河南洛隐人
。

依刘柯
“

大温觉法

师塔娜
”

所能
,
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五九六�

,

卒于唐麟德元年�六六四 �
,

享年梦州
�

有

九 �玄奖生年
,

傅魏不一
,

陈垣先生所作
“

譬慈恩傅后
” ,

对于玄奖年岁
,

臂有考盯
,

可以

参看
,

载
“

东方杂志
” 二洲

一

一卷十九号�
,

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大师
,

在当时交通那

样不方便的年代
,

他敢于远游印度的那种不怕困难的精神
,

得到国内外 人民的怀念 �参

看唐段少卿
“

酉阻杂姐
”

前集卷之三�
,

以致逐渐把他一生的事迹神甜化了
,

早在宋代巳

有
“

大唐三藏取艇爵器
”

的出现
,

元代吴昌龄作
“

唐三藏西夭取拯
”

杂剧
,

更觅赞展便成明

代文学家吴承恩畏篇小能
“

西游祀
”

的主角
。

玄奖在前代著名僧人旅行家法显
、

智严等
“

西行求法
”

事迹的鼓舞下
,

以唐太宗真观初年私下出国
,

一路上具是千辛万苦
,

握历了

十七年的是时期才回到中国
。

在印度入那调陀寺 �当时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
,

尚学戒

臂大师
。

后来在当地好儿次大规模的学术务辛渝会
�

巨
,

他都取得胜利
,

因而享有椒高的国

际声誉
,

井且实际
�

� 已成为那姗陀寺的副院掩之一
,

但玄奖始籍不忘怀祖国
,

当时多少

印度友人希望把他留下
,

一概婉言谢艳
。

由于唐帝国的强大
,

使得他在各方面的成就
,

自

然得到了比前人更多的便利
。

归国时带来大批印度的文化典籍和各种佛教艺术品乃至

花木种子
,

臂在当时的首都是安 �西安�公开展凳
。

回国后不久
,

与他的弟子辫机合作写

成有名的
“

大唐西域韶
”

一奢
,

祥输前后是阴百三十人国�中所阴者二十八国�
,

是今 日研

究古代中央亚韧亚历史地理方面的重耍著作
,

特别是甜撇我俏像大的郡邦印度过去的

椒有价值的文献
。

由于玄奖的声名和博学
,

使当时唐太宗一觅面就非常赏澈他的外交

才能
,

但是他却榭艳了皇帝从政的劝告
,

萧求享阴翻萍他带回来的大批佛典
,

有暇�� 兼

事教学
,

在近二十年的努力
,

总朴浑出趣箫共一千兰百三十五卷
。

此外他还不时跟印度

友人如智光
、

慧天等互通靓简
,

交换学术情报
,

井致舍礼物
。

又应各方面的耍求
,

把中国

的古典哲学著作
“

老子
”

和印度已挺失傅的
“

大乘起信榆
”

�梁臀超作
“

大乘起信输考能
” ,

采取了一部分 日本学者的意见
,

疑为伪作
,

不确�翻 回梵藉
,

在中印雨国文化交流史上
,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当代印度名学者拉德哈克里希南博士称赞他
“

是中印文化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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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
”

�觅
“

印度与中国
”

�
,

具不愧我国历 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化使者
。

玄奖通过畏期翻谬

的实跳
,

拜总桔了巳往这一方面工作的樱麟
,

有
“

五失本三不易
”

之希
,

比较了雨国藉文

的桔错以及历 史性的特点
,

提出了
“

既须求其
,

又填喻俗
”

的原划 �群道宜
“

植高惜傅
”

一

卷

二
“

释查珠傅
”

�
,

同时他在决定翻萍某一部作品之前
,

往往比较各种不同的本子
,

精密校

勘
,

又参考旧有的萍本
,

审棋从事
。

在他的镇导下
,

改善了国家大规模翻萍机裤
—

“

泽

坍
”

的粗撤
,

动具了国内各方面有学周的著名借入
,

按照他俩各人的尊畏
,

集体分工
,

共

同努力
,

因此在我国翻得事案的历史上是占有特殊地位的
。

他以胳生忘我的劳动
,

不断

地工作
,

想从佛教登源地系杭介貂世亲护法一派
“

唯敲之学
”

于我国
。

本文想从玄奖出

国以前
,

他思想中反映未得解决的疑简
,

或是他所以耍
“

西行求法
”

的目的
,

联系中国社

会历史的聆展
,

从思想粗承性方面
,

多少提供中国魏晋玄学的甜萧如何过渡到隋唐宗派

佛学的拢索
。

我仍参考有关玄类各种史傅
,

知道他在出国以前
,

骨周学南北
,

有明文可考的
,

如从

慧景法师受
“

涅樱艇
” ,

严法师学
“

摄大乘希
” ,

去汉川从空景二法师受学
,

后来到成都跟

道基和他的弟子宝退学
“

摄渝
” 、 “

昆鼻
” ,

又曹从道振学
“

八键度盼
” ,

从道深学
“

成实编
” ,

从慧休学
“

杂心
” “

摄希
” ,

旋入畏安从道岳学
“

俱舍
” ,

依法常
、

僧辨受
“

摄渝
” 。

就中法常
、

慧休同是彝迁弟孔鬓迁便是具蔽的高足
。

按迁后来为北方
“

摄输
”

宗师
,

亦融合南
“

摄

渝
”

宗与北
“

地箫
”

宗者
。

道岳是僧宗弟子
,

僧宗井是具蔽阴下
,

慧休亦曾周学于他
,

井著

“
三藏 �具蔽�行傅

” 。

他如慧景
、

宝耀等也莫不是一脉相承
。

至骨辨乃智凝弟子
,

智凝受

学隋慧远大师
,

傅
“

地谕
”

相州北派之学
。

若赵州深法师乃是志念弟子
,

志念为隋朝名

僧
,

骨从道散受学
,

也属
“

地输
”

一派
。

⋯⋯总的看来
,

可知玄奖在出国以前虽所学甚广
,

但是主耍方面
,

划大体多属具舔一系的
“

摄瑞宗
” ,

兼曹
“

地瀚师
”

南北雨派的学瀚
。

据玄类弟子慧立撰有名的
“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傅
”

首卷所礼
,

他
“

西行求法
”

的原由

是
�

“

法师既沮祸众师
,

备愉其瀚
,

择考其义
,

各擅宗绪
,

故之塑典
,

亦隐显有异
,

莫知

适从
,

乃誓游西方
,

以简所惑
,

井取
‘

十七地渝
,

以释众疑
,

即今之
‘

瑜伽师地输
,

也
。 ”

由此可以明 白玄奖对于他所承受的一派思想学歌
,

乃至当时各家不同的解释
,

并管有所

怀疑
,

这个周题便是他决心游学印度的动机 �至于特别提到
“

瑜伽师地输
”

一奢
,

可能是

受到当时印度东来我国佛教学者波颇 〔戒费弟子〕宜傅的影响
,

祥道宜
“

植高僧傅
”

卷

三�
, 自然我们决不能把它看作是唯一的原因

,

可是我佣耍能知道他的周题之所在
,

或老

多少可以尾得当时中国佛教思想希粼的一般
,

可惜过去学人对此少有留意
,

但是他本 人

助一再提及
,

其中甜得最明白的
,

如玄奖出聆印度途中
,

馨榭高昌王�翅文泰�表有云
�

奋

奋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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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玄类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简题 肠

“

遣教东流
,

六百余祀
,

脱会振谭于吴洛
,

撇什颇美于秦凉
,

不堕玄夙
,

咸匡胜常
,

但

远 人来泽
,

音副不同
,

去塑时苍
,

义类差鲜
,

途使双林一味之旨
,

分成
‘

当
’ ‘

现
’

二常
,

大乘�或作
‘

他化
’

�不二之宗
,

析为南北雨道
,

粉耘事箫凡数百年
,

率土怀疑
,

莫有匠

决
。

⋯⋯
”

�见慧立本彦惊笺
“

大憨恩寺三藏法师傅
”

卷一�

看了这段括
,

似乎足够帮助我俩明了他出国前思想上的疑周兼及游学动机的一个梗概
。

不幸欧西汉学家
,

如
“

慈恩法师傅
”

的英泽者比尔 ��� �� �� �
� �� � 之流

,

对于这一段原

文
,

几乎可以肯定的甜
,

他是完圣不曹了解
,

翻浮的其是给睽百出
,

筒直莫知所云 �参看

�� �� �� �� ��
�

玄类傅 � �� �血 �� � �� �� ��� �� � �� �� �� 一�� �
。

于是这徉重耍的文献
,

在国外也多被人袒意的放过了
。

我仍 目前暂就前节所引玄奖一段
“

表文
”

大意
,

按所关

周胆
,

分别加以甜希如下
�

�一 � 有关佛粗的翻萍周题
—

佛教本是外土傅来的一种信仰和学周
,

对于过去

一般不藉原文的我国人士
,

欲求了解
,

当然只有根据浮文
,

但是不正确的翻泽
,

每失原

意
,

而通常菠者
,

姆可奈何的
,

又只能
“

望文生���
” ,

于是往往弄的蜡上加错
,

所以耍求能

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

其是相 当困难的事
,

因此非是对于中外雨方藉文同有拯深素养的

人
,

不能很好的担负翻释这个重任
。

可是我仍知道中国在唐以前萍出的佛樱
,

大多出自

外人之手
,

或者是中外双方学者一种非常勉强的合作
,

翠独由我国学者释出的
,

确实太

少
,

为的他俩一般梵藉程度太不够了
。

如此畔我们联想到
“

植高僧傅
”

一奢砰玄奖的翻

萍
,

豁他能够
“

意思独断
” ,

就是解在原文的了解上
,

然待多事商量
,

个人即可决定
,

比较

过去情况来扮
,

便知艳对是恭推他的括
,

前武汉大学教授朱东渭却道那是道宜 �
“

拨高僧

傅
”

作者 �有意毅歌玄奖的未能
“

牌顺众意
” ,

恐怕是太远乎事实了 �参看他的
“

大慈恩寺

三藏法师述输
” ,

载
“

文史杂志
”

刻刊号�
。

献看前引玄类
“

表文
”

所称佛教入华以后六百

年简的翻豁大家
,

如
�

“

膝�摄摩臃�会 �康僧会�扳辉于吴洛
,

撇�基煞葱�什�端靡罗什�撞美于秦凉
,

不哒

玄夙
,

咸匡胜桨
。 ”

四者然一不是外国僧人
。

输到他仍的汉文
,

也不是如后来傅晚的好
,

即以姚秦一代仅有

大师端摩罗什为例
,

他是玄类以前最大的萍家
,

翻出趣输近三百卷
,

但是他的汉文尚镇

弟子润色�参看慧皎
“

高僧傅
”

卷七
“

释借锹傅
”

等�
。

其他一般学澈平庸的
,

我想具是更

不足道了
。

难怪过去北京大学梵文教授俄人瓶和泰 ��
� �� � �

�

�� �
‘

� �� � 
�

� � �减�� 拿

了一部北齐时所泽的佛挺
,

用梵文原本对照解能
,

吟梁任公 �馨超�几乎笑倒了 �群
“

大宝

积艇梵藏汉六种合刊序
”

�
。

这样
,
一方面外国人的汉文程度是如此的浅

,

另一方面我国

人的梵文 �或胡文�知澈又是那样的不高明
,

一旦遇到了重大的疑简
,

双方同时实在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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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意觅
,

确定是非
,

献想怎徉会产生出好的释本 � 所以玄类才不禁有
� “

远 人来萍
,

香

�� 不同
”

的浩噢 �

蔽到整个外来的佛教
,

因为在印度艇过了畏期的演变
,

到此时已与本来思想面目多

不相 同
,

它不特有南北地域的区分
,

先后大小乘的差别
,

甚且同是小乘
,

又有十八部粉耘

的异扮�祥
“

异部宗翰盼述祀
”

� ,
曾属大乘

,

亦兑有
“

空
”“

有
”

不同的释睑 �释
“

成唯澈希述

起
” 、 “

大乘掌珍希
”

等者�
。

这些不同学派中不同的觅解
, 当时人已威觉到很不容易确切

地把握
,

更难能枕地批静它的是非得失
。

这不仅印度的佛教已艇是如此
,

脸到往后流行

我国的佛教
,
因为那是不加选择的翰入

,

随之各人自己根据不同的耍求和观点
,

又在任

意地加以聆摊
,

这样艇过了畏期的演变
,

其精果是只有复杂中更加泥乱
。

所以玄奖接着

才又域慨的扮
� “

去擎时卷
,

义类差并
。 ”

这括然意中也告祈了他同时人
,
佛教井非是个一

成不变的思想
,

好像一件器物那样筒翠
,

一到中国就整个 兄的来了
。

另一方面也在表示

我国人对于这种外来思想�佛教�的接受
,

历时既久
,

多能觅到它的歧盼粉耘
,

因此不麒

再事冒 目的一味信仰先臂
,
免致矛盾百出

,
应孩自家知所是非

,

可么定其取舍的时候了
。

所以此后寺院成为变相的阴阴世族时
,

盛唐宗派佛学的特点
,

便是多以
“

判教
”

为‘家思

想的重心
,

如
“

华严五教章
”

�资首大师法藏远�
, “

天台四教义
”

�智者大师撰 �乃至宗密
“

原

人豁
”

之类
,
作者多在有意桔合了我国封建就治阶般的思想和信仰 �佛教以外的�

,

并从

各方面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影响
,
按照 自己的理解

,

从事就一安排先后傅入各种不同学盼

的高下
,

裤成不同的系就
,

即思想上的宗派
。

因为他仍都是从信仰出聆
,

不敢明言那些

不同的意见非是佛瀚
,

于是盼断多陷于主观的揣侧
,

少有历史事实的根据
。

但是存心进

一步的求其可么就一这种外来的思想和信仰
,

使印度佛教能更好的为中国杭治者
、

特别

是借侣阶般服务的目的�� 是一致的
。

此外与佛艇的翻萍直接有关
,

附带的还有一个泽本完备不完备的简题
。

就是印度

本上大部的佛典
,

我们知道
,

原非一人一时所作
,
实在是一部差香

,

因此有释有略
,

可分

可合
,

如
“

般若挺
”

有大小品之例
。

过去有时限于人力或者由于挺文原本的晓缺
,

人俏常

是只翻泽了些翠卷
,

于是义理上每有不可通解的地方
。

佛教史上最有名的例子
,

如竺道

生在
“

涅桨
”

大本未翻出么前
,

他高唱
“

一闹提曾得成佛
”

�按
“

一阴提
”

或
“

一遮案提
” , “

一

遮
”

梢食欲
, “

案提
”

峭 目的
,

合言之
,

即以食欲为唯一 目的之人�
,

借 口所胡出世法中
,

然

有食脸
,

人 人平等
,

为一切做恶多端的豪阴世族
,

不得已 出家时
, 虽依然过着奢侈的享乐

生活
,

也可使人们改变对他的仇恨
,

制造了理希的根据
,

因此当时便有人急它是邪盼
,

及

至
“

涅桨
”

大本出世
,

划又果如所言 �祥梁慧皎
“

高僧傅
”

卷七
, “

竺道生傅
”

�
,

到隋唐时代
,

当然还不觅有类似周题的存在
。

所以玄奖在西行途中
,

对王祥校尉劝他不必远游时
,

骨

�

玲�

食

�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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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玄笑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简肠 � �

有如下的 申明
,

盼
�

“

类桑梓洛肠
,

少而慕道
,

雨京知法之匠
,

吴蜀一艺之僧
,

然不鱼岌从之
,

穷其所解
。

对揭淡希
,

亦泰为时宗
,

欲养己修名
,

登劣谊越敦煌耶 � 然恨佛化握有不周
,

义有所

圃
,

故然食性命
,

不惮艰危
,

誓往西方
,

遵求遣法
。 ”

�觅慧立本彦惊笺
“

大慈恩寺三

藏法师傅
”

卷一�

我俩祥考他所受学一派的根本艇典
,

如现行玄奖 自得百卷本
“

瑜咖师地流
”

�按此害名正

泽应作
“

瑜伽行地拾
”

或
“

瑜伽道地输
”

�一畜
,

在他以前
,

梁代其蔽三藏萍名
“

十七地谕
” ,

只得五卷
,

北凉鼻然款所泽名
“

地持蒲
” ,

但成十卷
,

可知均非全本
。

这样
,

便是
“

麒有不

周
,

义有所圃
” ,

更增进他
“

西行求法
”

的决心了
。

�二�
“

当
” “

现
”

二常的分辨—
就是他表文上接着扮的

� “

致使双林一味之旨
,

分

成当现二常
。 ”

按此所称
“

双林
” ,

疑为婆罗双树之异名
,

傅扮是释迎入灭之地
,

应是用来

象征佛法的本义
。

可知这句括的大旨便是在豁
,

佛敬原来一育的道理
,

因为受了傅谬的

种种影响
,

以致分化成了
“

当常
”

与
“

砚常
”

的雨派
,

虽然历史事实不会如此简翠
,

但是他

至少告拆了我们一部分的原因
,

特别是与中国思想家的关系
。

这个简题
,

玄奖在
“

墓塔

日自述献麒文
”

中也骨提到
,

如云
�

“

故有享阴竞执
,

多滞二常之宗
,

党同嫉异
,

致乖一味之旨
。

趣合后学相额
,

靡澈所

归
。 ”

�觅
“

沙阴玄类上表祝
” ,

又
“

慈恩法师傅
”

第七卷�

此外唐太宗
“

大唐三藏塑教序
”

也有这样的甜淤
�

“

昔者分形分迹之时
,

言未励而成化
,

当常现常之世
,

民仰德而知遵
。

⋯⋯
”

据此看来
, “

当
” “

现
”

二常之粼
,

或者的确是他在出国前怀疑的主耍固题之一
。

至于当时
�

佛教上又觅分别
“

形
” “

迹
”

二阴的道理
,

如
“

里教序
”

所扮
,

虽也同样是一个佛教燎玻神学

中的重耍斜瑞
,

且与本节甜希多有直接的关系
,

为避免在简题
,

巨额外生枝
,

暂且不作祥

翎的分耕
。

按
“

常
”

即梵藉
“

涅桨
”

�� ��� �
�� �的义释

,

也就是
“

佛性
”

一藉的别称
,

而
“

佛
”

划原本是
“

觉
”

字的晋萍
。

所以
“

佛性
”

即是所稍
“

党性
”

或
“

悟性
”

�其尖是一种神秘的不可

知的境界�的异名
。

故
“

当
”

来
“

现
”

有之豁
,

即佛性
“

始有
” “

本有
”

之辩
。

言
“

本有
”

者
,

主

强佛性与生俱来
,

先天而有
,

其体是
“

常
” ,

不可以言生灭故
。

言
“

始有
”

者
,

即
“

当果
”

扮
,

姗佛性必须成佛后始得
,

当果而觅
,

后天所有
。

不然
,

则人人本来是佛 �所稍
“

党者
”

�
,

何

以简待修持
。

我们折且不管成佛是否可能那种周题的本身就是虚裤
,

如伺歪曲了客观

社会等蔽制度的反映
,

但是这个神学简题的现实意义
,

姆可怀疑的
,

基本
�

��� 在希望明

确当时僧侣阶蔽中个人的枕治地位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努力修行的桔果
,

怎样会从

一个普通人变成杭治者在思想棘变过程中先后不同的关系
。

这种睁希的扩大
,

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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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登展史来麟
,

固然部分耍受到外来思想傅播的影响
,

即 自关中地方罗什等所提倡一派

�般若宗� 学瀚盛板斡衰之后
, “

成实
” “

涅梨
”

相撇夙行
,

此蛟注重修行征果
,

中国佛学

的根本甜输
,

乃撕从
“

知
”

的简题棘到
“

行
”

的周履
,

其实更重耍的是反映了当时佛教寺院

内部
�

�履肖权派与被扰治的下履
,

乃至就治者与枕治者之简的矛盾巳更晃露骨和 日形

尖粉化了
。

往后傅魏一代大师傅受
“

衣钵
” ,

往往不敢公开举行
,

甚至秘密 中被人聆觉的

粗承人也难免有生命的危险
,

如有关著名的袜宗六祖慈能受犯的故事
,

便是一个很好的

例征 �群
“

谊艇
”

等奢�
。

这徉
,

上接魏晋时代
“

玄学
”

的根本简题
,

亦即怎徉才可以具体地

稠和
“

名教
”

与
“

自然
”

的冲突
,

幻想做到最高挑治者可以是
“

煞为而燕不为
”

�按
“

然为
”

指

“

自然
”

一方面
, “

燕不为
”

指
“

名教
”

一方面�
,

换言之
,

就是人人在为巩固他的挑治做了许

多事
,

本人不用费心的一一过简
,

但又可以安享其成的主观麒望
,

在这种情况下
,

自然也

可以考虑抬予部属在自己工作范四内一定的权利
。

这种相关的衬硷拾予上远固超的研

究以撅形的影响
。

当时我国学人
,

根据不同的立锡和耍求
,

对于佛教中理想的枕治者
,

什么是根本的条件
,

什么是次耍的条件
,

也各有推侧
,

于是涅梨佛性的爵希
,

乃成功南朝

佛教的中
』

合简题
。

其时流行学派之多
,

依唐均正
“
大乘四愉玄义

”

卷七有
“

本三家末十

家
”

的分别
。

此外吉藏
“

大乘玄希
” ,

元境
“

涅绍宗耍
”

⋯⋯等
,

亦昔有祝载
,

虽各害分家不

尽一致
,

但基本周题��� 大体相同
,

可以互相参看
。

刻下仅就玄奖出国前受学各家的思想
,

拜且流行当代
,

有关佛性
“

本有
” “

始有
”

之辨的意觅
,

略加斡述
,

以觅一斑
。

如
“

地输
”

师

魏佛性有二种义
,

吉藏
“

玄蒲
”

卷三希之日
�

“

但
‘

地希
,

师云
,

佛性有二种
�
一是理性

,

二是行性
。

理非物造
,

故言本有 � 行借修

行
,

故言始有
。 ”

这是把
“

佛性
”

分作
“

理
”

与
“

行
”

的雨方面
,

盼
“

理
”

是不由造作的
,

可胡
“

本有
” � “

行
”

是有

所作为
, 只能言

“

始有
”。

假瀚佛性一体同具这
“

理
”‘

行
”

雨种屡性
,

当然一方面可以淤是

“

本有
” ,

另一方面也可以豁是
“

始有
” ,

借此推希那雨种不同的意觅
,

本来并不冲突
。 “

地

胎
”

师便是这样形而上学地处理了
“

当
” “

现
”

二常之脊的一种学甜
,

可觅他们实在是不明

白一般
“

理
” “

行
”

雨者辫献登展的关系
,

其目的撅非在蔽明他们信仰的对象
,

一种精神的

实体
,

所稍
“

理性
”

的永恒存在罢了
。

其二
,

如
“

成实
”

师明
“

本有于当义
” ,

均正淤
�

“

但解本有有雨家
,

一云
,

本有于当
。

稍众生本来必有当�稍 当来�成佛之理
,

非今始

有成佛之义
。 ‘

成实抽
,

师宗也
。 ”

这是歪 曲了事物的聆展与其相对稳定性的关系
,

企圆虚梢雨种不同性霄的存在
,

从而形

而
�

匕学地取消一件事物在不同时期会产生极本不同的情况
,

其简有
“

新陈代榭
”

的斗争
。

如晚一个人同时可以既是少年
,

又是老年
,

于是某少年的概念好像便可似同时包括他未

寸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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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玄奖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 史上白勺一些阴题 粕

来的老年了
。

或者在瀚老年存在之
“

理
”

在少年时本已有了
,

只是潜伏着
,

不过要老年来

时才成琪实
。

这样把
“

理
”

字的意义疆化了
,

看作是永恒存在的精神实体
,

这就 是
“

成尖

希
”

师的客观唯
�

合渝
。

它与如前
“

地豁
”

师那种分钊
“

理性
”

与
“

行性
” ,

因而既可携是
“

本

有
”

也可以滁是
“

始有
”

的
,

同徉是一种稠合之见
。

这些分辩
,

一方面看来
,

不过徒然成功

一种概念的游戏
,

显然当时玄奖还不能浦足这种似是而非的雨可之盼
。

�三� 正因佛性尚题
—

桔束了
“

当常
”

与
“

现常
”

之辨的封流
,

我们不妨再进一 少

的来一淡与此密切相关的正因佛性简超
,

即在解瀚作为信仰对象的最高的
“

精神实体
” ,

其实就是
“

神
” ,

它的登生作用是有条件的还是煞条件的
,

佛教史
�

�所稍
“

咸应有撇
”

和

“

感应热椽
”

的分味 �前者如竺道生
,

后者如释法瑶�
,

与此可稍密切相关
。

这一类的明

题
,

不妨哄作
“

体
” “

用
”

之卿
,

在一种意义下勉强也可以扮在副
·

输一种
“

根据
”

与
“

条件
”

的

关系
。

按所鹉
“

正因
” ,

的略相当于我俩现在所晚
“

内因
” ,

按所稍
“

椽因
” ,

的略相当于我

仍现在所扮
“

外因
” 。

如麦芽之生畏
,

种子是
“

正因
” ,
日光水分等是

“

椽因
” ,

所以但有
“

正

因
”

若姗
“

椽因
” ,

划不能育果
,

但有
“

椽因
”

而撅
“

正因
” ,

�� 壹但姗果
, “

因
”

亦不成
。

换句

器豁
,

所稍
“

正因佛性
”

为何
,

即在追周假想可能成佛的
“

内因
”

究竟是什么 �
“

当常
”

与

“

现常
”

之辫
,

不过在求��� 明共简内因 �正因�与外因 �椽因�相互作用的关系
。

因此正因

佛性为何
,

与
�

�节所睑
“

当
” “

现
”

二常之辫
,

实在是同一简胆的雨方 �盯
。

当时我国僧人对

此甚多主观的推蒲
,

乃有各家不同的学盼
,

略觅上越
。

总之
,

这也炙好卜表示我国当时借

侣阶蔽个人出身和砒会关系的复杂
,

在内部矛盾 日盘尖貌化时期
,

对于外来佛教信仰

�如
“

涅桨
”

等粗所瀚� 特有的一种反应
。

根据玄奖学历
,

我仍知道他在出国前实多受学

具敲系杭之
“

摄希
”

宗
。

关于其蔽一系的佛性学歌
,

元晚
“

涅梨宗耍
”

有云
�

“

第六师阿摩罗澈具如解性为佛性体
。

如粗言
,

佛性者名第一义空
,

此 具 舔三藏

义
。

⋯ ⋯
”

依均正
“

大乘四输玄义
”

所韶末第九家以
“

热垢撇
”

为正因佛性
,

恐怕也是在指这一派的

佛性学舌
。

至于玄奖同时也受影响的
“

地豁师
”

一派的佛性学淤
,

虽�� 他佣内部的意觅

也未必完全一致
,

但是其中必有与前派不同的
,

如吉藏
“

大乘玄湍
”

所豁
� “

以阿黎耶栽 自

性清卸心为正因佛性
。 ”

至于根据今 日我们韶为正确的粼渤〔唯物主义来撤底批判
“

摄蒲
”

宗与
“

地榆
”

师雨者

结改的实箕
,

那巳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了
。

考慧立在所著
“

慈恩法师傅
”

第十卷中
,

也骨祥袖豺湍玄奖的求法因徐
,

瀚
�

“

至于黎邢是报非报
,

化 人有心热心
,

和合怖数之徒
,

阴熏灭不灭等
,

百有余科
,

并三

藏四含之梁根
,

大小雨宗之创护键
,

先臂之所不决
,

今哲之所共疑
,

法师亦踌躇此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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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斯旨
。

⋯⋯
”

可见当时人对于玄奖出国前
,

存在着佛教思想史
�

�的各种固题
,

也多有了解
,

只怕难得

一个确切的答案罢了
。

其实此中某些烦玻神学周题的产生
,

原因也薛非常简翠
,

即一部

分僧人可能是对于过去其舔三藏于八歌�阿黎耶澈� 上更立九澈 �阿摩罗款�义
,

表示怀

疑
。

又
“

摄大乘希
”

实陈亦只晚八款
,

不举九澈�参群下文�
。

具舔是别依
“

楞伽艇
”

及
“

决

定藏输
”

�乃旧萍
“

瑜咖师地韵
”

之一部分�等
,

唱九澈义
。

关于具漏之学瀚
,

圆侧
“

解深密

粗疏
”

卷第三略私如下
�

“

具蔽三藏
,

依
‘

决定藏愉
, ,

立九澈义
,

如九藏品盼
。

言九藏者
,

眼等六栽
,

大同款

愉
。

第七阿陀那
,

此云执持
,

执持第八为我我所
,

唯烦悄障
,

而低法执
,

定不成佛
。

第八阿黎耶澈
,

自有三种
�
一解性黎耶

,

有成佛义
。

二果报黎耶
,

椽十八界
。

故
‘

中

迈分别渴
’

云
� ‘

根座我及澈
,

本澈生似彼
。

故彼硷等瀚
,

第八澈椽十八界
。

三染污

阿黎耶
,

徐具如境
,

起四种爵
,

即是法执
,

而非人执
。 ’

依安慧宗
,

作如是瀚
。

第九阿

摩罗歌
,

此云然垢敲
,

具如为体
。

于一具如
,

有其二义
。

一所碌境
,

名为具如及实际

等
。

二能徐义
,

名燕垢淤
,

亦名本觉
。

具如
‘

九栽章
,

引
‘

决定藏输
, ‘

九栽品
’

中扮
。 ”

此其蔽腆
“

阿陀那
”

为第七
“

末那
”

一事
,

�� 其以
“

阿摩罗
”

�即庵摩罗�为第九澈即
“

其如
� ,

及以第八
“

阿黎耶
”

为
“

其妄和合熟
”

等
,

所以成此推希
,

这可能是原由印度的师承不同
,

成者是其舔对于世亲的学瀚有所改解
,

均未可知
。

因为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耍的简翅
,

所

以就曹不拟作样栩的甜希了
。

�四�
“

地渝
”

师相州南北雨派之淤
—

紧接
� �

�文
,

我朽耍来研究玄类自远
“

西行求

法
”

的动机之一
,

根本周翅且与前节相关
,

当时流行中国佛教史上雨个学派之粼
,

即前引

玄奖
“

表文
”

上所瀚的
� “

大乘 �或作
“

他化
”

�不二之宗
,

析为南北雨道
。 ”

我俏耍是能够知

道他所扮的南北雨道
,

究竟是指的什么派别
,

便可以更加明了他的疑简
。

根据本文前节

所述玄奖的求学握历
,

得知他在出国前
,

实除上承受了
“

地渝
”

师多家的学瀚
,

因此这个

南北雨道思想的不同
,

我仍似乎不能只看作是泛指一般南北佛教的对立
,

应孩包含更有

与共所学寡阴教理上的分政
。

原在北魏宜武帝时有梵僧菩提流支
、

勒那摩提及佛陀扇

多合萍世亲的
“

十地握输
” ,

这是
“

地蒲
”

宗祟奉的根本正典
,

也就是大本
“

华严艇
”

第六会

中
“

十地品
”

的释渝
,

所以后来华严宗鼎盛的时候
, “

地希
”

师就跟它融成一体了
。

道宜

“

梢高僧傅
”

首卷
“

菩提流支傅
”

祥韶三人当时洋粗的情形瀚
�

“

当翻艇 日
,

于洛踢内殿
,

流支傅本
,

余僧参助
,

其后三人乃拘流言
,

各傅师曹
,

不相

拘筋
。

帝以弘法之盛
,

略叙曲炽
,

救三处各翻
,

就乃参校
。

其简隐没
,

互有不同
,

致

有文旨
,

时兼异掇
,

后人合之
,

共成通部
。

兑宝唱等录
。 ”

嗽

心

幸
�

龟



户

,
,

渝玄类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七的一些简题 引

此文明瀚他佣三人因为意晃不同
, “

各傅师瞥
” ,

也静还与互争主萍的地位有关
,

所以分

地翻萍
。 “

十地握
”

且原有三本
,

粗后人合为一部
。

究竞当时祥情如何
,

今 日我俩或者难

予断定
,

而
“

地渝
”

师后来分成南北雨派
,

�� 的确与此事不煞关系
。

原为慧光师事勒那魔

提
,

道能师事菩提流支
,

分途傅受
,

往后由于利害冲突
,

各 自标榜
,

夸大思想上的分歧
,

即

撕棘成所稍
“

相州 �河南彰德府�南北雨道
” ,

人们依地域称前者为相州南道
,

后者为相州

北道
。

至于州骊两道的学瀚究竟如何的不同
,

依唐释洪然
“

法华玄义释签
”

卷十八云
�

“

陈梁已前
,

弘
‘

地渝
,

师
,

二处不同
。

相州北道
,

补阿黎耶以为依持
,

相州南道
,

静于

具如以为依持
。

此二渝师
,

俱察天亲�世亲�
,

而所升各异
,

同于水 火
。 ”

又
“

法华文句韶
”

中亦云
�

“

古弘
‘

地渝
, ,

相州自分南北二道
,

所补不同
。

南补法性生一切法
,

北扑黎耶生一切

法
。

⋯ ⋯
”

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正因佛性学扮之不同
,

与
“

当
” “

现
”

二常之脊
,

曾有渝理上直接的

关系
。

南派主张
“

法性生一切法
” ,

但
“

法性
”

是
“

空
” ,

即是在簿
“

一切如幻如萝如饱影
” ,

从而否韶客观现象的物置性
,

这是一种做底的主观唯心渝
。

但是这种筒罩的否定一切
,

会抬宗教信仰带来一系列的周超
,

就是既然没有物熨的实体
,

那么是什么在输姻
,

什么

在成佛
,

这一套迷信的宣傅
,

便都失掉了立足之点
。

北派主强
“

黎耶 生一切法
” ,

就是

假瀚有一种不现形迹的
,

但又能集合各种行动的影响把它搏移到后代去的
“

种子
” ,

这种

精神的实体
,

就是所稍
“

阿黎耶
”

�或作
“

阿极耶徽
” ,

亦即
“

藏澈
”

�
,

他们魏一切物鹭现象

都是由这个莫明其妙的
“

阿黎耶
”

所产生的
。

这样在主观唯心希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些

客观唯心渝的因素
。

他们反对唯物洽思想和为宗教服务的 目的�� 是完全一致的
。

其实

在印度有畏久历史的所稍大乘
“

空
” “

有
”

雨宗的争袖
,

商翠瀚来
,

也不过是如 此
。

但在我

国封建社会宗派佛学时代
,

联系到寺院握济刺削制度的特点
,

在佛教内部思想的斗孚
�

七
,

便可成功重大简题
,

甚且可以引起其它地区更多派别的刹粉
,

所以道宜
“

植高俗傅
”

第七
“

道靓傅
”

桔尾有这样的蔽抽
,

瀚
�

“

散在道北
,

教牢宜四人
,

光在道南
,

教遇范十人
,

故使洛卞有南北二途
, ‘

当
’ ‘

现
’

雨

瀚 自斯始也
。

四宗五宗亦仍此起
,

今�� 圃矣
,

辄不繁云
。 ”

总括以上所瀚这等学派的脊韵
,

以及与此相关各种不同的意尾
,

加之历代相傅翻释
�

色的一切疑难
,

具是有如玄奖表文上瀚的
� “

粉耘豁希
,

凡数百年
,

率土怀疑
,

莫由匠决
。 ”

究竞敲是稚非
,

想从外来学甜的聆祥地 �印度�取得最后的裁判
,

借此调解中国佛教内部

思想的扮脊
,

站在僧侣阶般的立场为枕一的祖国服务
,

这也许便是玄奖求法印度所欲解

决的主耍尚蹬
,

吟他
“

不惜身命
”

决心西游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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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玄奖留学印度以后
,

究竟怎样来回答他过去这些疑难呢 � 首先关于佛性学魏

的斧渝
,

姆疑是柔取了他印度的老师戏臂所傅护法一派的意觅
,

那就是所韶
“

有五种性
”

的瀚法
� �一�声阳种性

,

�二�独党种性
,

�三�如来种性
,

�四�不定种性
,

�五�瓣有出世功

德种性
。

把人分为如上五类
,

赘前四种人
,

虽然不可能肯定有如何畏短的时限
,

但最后

都能达到一定的成果
,

至于书事五种人
,

有情姆性
,

�� 撅渝如何是不能成佛
,

所以归根到

底
,

还是光天决定的
。

跟六朝以来薄
“

涅祭
”

的学人所盆
“

一切众生替可成佛
”

的宗旨
,

显

然有所不同
,

虽然如此
,

但是在世界观方面
,

主张也不应孩就反对
“

一切有情之类
,

管有

佛性
,

曹当作佛
” 。

这是力什么呢 � 因为在理渝上肯定有一种人艳对不能成佛
,

即在佛的

精神作用之外
,

还有客现独立存在的东西
,

那就等于否韶了作为信仰的神的撅边威力
,

从而使佛教的做底唯心希陷于雨难的境地
。

其次关于解释作为翰翅依据的精神实体
,

�� 

主强所猾
“

本�有�新�熏 �合成种子瀚
” ,

不同意甜
“

神子
”

蚕是固定本有的
,

新起行动的影

响
,

也可渗合进去
,

成为
“

种子
” ,
实在同样是采取一种稠合折衷的态度

。

至于玄类在印

度曲女城大会上所作非常有名的
“

其唯澈量
”

�如
“

宗镜录
”

所引�
,

�� 企圆从韶款渝
�

�根

本取渭作为感党对象的实在性
,

从而建立一种撤底主观唯心渝的体系
。

自然
,

从这些神

学周翅的解答上
,

作为佛教大师的玄类我俩不可能耍求他是一个唯物渝者
。

虽然如此
,

但是他� 生在团桔当时佛教内部为扰一的祖国服务
,

在加强亚洲各国文化的交流方面
,

还是作出了不少的真献
,

依然是值得我们耙念的
。

以上略述玄奖
“

西行求法
”

所待解决的各硬尚题
,

对于它仍的内容以及思想的性暨
,

我俏耍是祥加研豺
,

便知这些简题的所以产生
,

虽然不脱外来学瀚的影响
,

实在也是我国

肚会政治乃至文化在登展中特有的一种反应
。

如关于翻萍外来思想�佛教�
,

因为不能深

通原文
,

强解术藉
,

相承 日久
,

积果而成的疑周 � 或是由于魏晋玄学
“

本末有然
”

之辫
, “

自

然
”

与
“

名教
”

之黔影响下的余波
。

这种附希的意义
,

显然与印度本土佛学周题
,

性熨多

少不同
。

至于以上这些佛教史上 日积月累而成的冲突疑难
,

何以到玄奖时乃觅著明
,

这

个理由
,

我看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思想上的特别敏威
,

事实上恐怕是时代操会使然
。

因

为我国南北朝时代的佛教
,

由于政权对立的形势
,

兼在不同学夙的影响下
,

一般染有贵

族阶蔽生活替惯的增侣
, ‘

恩想上本已多有不同地域的区分
。

隋朝在枕一了蚕国之后
,

于

是相应的在佛教
一

卜也来了一个集中研究的提倡
,

使各种信仰都能更好的为新建立的抚

一政权服务
,

玄奖生地洛踢
,

因此也成功圣国佛学 中心之一
,

如
“

慈恩傅
”

首卷所瀚
� “

初
,

踢帝于东都 �洛踢� 建四道坍
,

召夭下名�曾居焉
。

其征来者曾一艺之士
,

是故法将如

林
。 ·

一
”

佛教各派镇袖
,

既然集合在一处研兜
,

自然大家交换思想的机会日多
,

彼此不

同的意觅
,

便更容易被人聆觉
,

再�� 是社会上存在着的有历史性的佛教与道教之争
,

乃

衡

傀

玄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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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输玄奖留举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简题 幻

至由封建枕治阶极当权派与寺院艇济在一定程度上的矛盾所引起的各项具体尚题
,

他

们为了巩固�曹侣阶叙的既得权利
,

为了适应新情况的需耍
,

佛教思想内部虽在相互排斥

中也有就一的耍求
。

据瀚玄奖幼年又是一位勤学好周的人
,

且骨
“

通 褐 众 师
,

备渝其

淤
” ,

他个人疑难怎不与 日俱增呢 �

最后
,

我俩还耍淡到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在如何相互影响的重耍周题
,

即是人俩耍

想其的了解一种外来思想
,

尤其是各大家的哲学体系
,

往往牵涉的方面甚多
,

如社会性

熨和阶毅立锡等
。

对于外来佛教的研究
,

自然也不能例外
。

我们知道
,

原始佛教思想本是

古代印度第二阶般 �种姓�—
帝王阶叙 ��� 帝利 �镇导其他阶毅共同对抗第一阶蔽

—
借侣阶极 �婆罗四�思想信仰的产物

,

后来同是佛教也有各种学派之争
,

乃至一致反对所

稍
“

外道
”

之争
,

而佛家哲学的聆展不过是他俩是期简不断以更翎致的唯
。

合输来反徽一

切新的带有唯物希因素思想的总桔
。

佛教在印度有占枕治地位的时代也有不占就治地

位的时代
。

但自傅入中国以后
,

思想战执的情况跟原来本土多少不同
,

如佛教在印度是

本国的
,

对中国来跪�� 是外来的
, 因此过去一般反对佛教的思想往往与反对外族的伎略

联系在一起
,

于是阶毅矛盾之外又加上了反民族压迫的矛盾
。

中国封建社会最高枕治

者 �例如唐太宗�往往同时提倡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寡制主义服务
。

中国历史上一般在寺院粗济的扩大刹��� 范阅影响到政府的税收太大时则主 强裁 抑 佛

教
,
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

,

又实行保护佛教的政策
,

因为它首先可以为失敢的政治人物安

排出路
,
取得暂时援和国内矛盾的效果

。

而历史上个别有才千的滑人
,

因为接近枕治阶

蔽当权派
,
他例不常被怀疑有可能篡夺 自己地位的危险

,

反而容易得到信任和重用
,

其

桔果也影响到某些宗派的畸形聆展
,

但寺院有时也可以成功反抗罪恶枕治的据点
,

如此

种种复杂的情况
,

使得中国佛教思想的重点周题随时有所棘移
。

因此对于中国佛教的

研究
,

似乎决不能离开时空条件
,

内外各种思想斗争的情况
,

完蚕孤立的抽象来看周堪
。

事实蔽明
,

作为佛教大师的玄类本人一方面颇能懂得这个道理
,

例如为了明确他所介招

一派思想的历史地位
,

显示后来居上
,

他回国以后的翻萍井不限于自宗的典籍
,

如
“

一切

有部
”

划时代的桔集
, “

大毗婆沙希
”

二百卷
,

小乘流藏部名作
“

俱舍渝
” ,

井及存心级难前

害的
“

顺正理希
”

�亦名
“

俱舍雹渝
”

� ,
都是洋洋大著

,

乃至大乘空宗�般若宗�的正典
,

中国

“

佛藏
”

中第一亘裤
,

六百卷本
“

大般若艇
” ,

均出玄类手笔
。

他在印度留学期简
,

个人且不

恰与彼邦当时夙尚立异
,

高倡
“

空
” “

有
”

雨宗
,

不相莲反
,

以为当今之豁
,

失在傅人
。

于是

用梵文写下
“

会宗箫
”

三千顺�今佚�
,
公开来表示他的意见 �祥慧立本彦惊笺

“

大慈恩寺

三藏法师傅
”

卷四�
。

为 了解各种反对派思想的情况
,

玄奖在印度且曹广学婆罗阴教挺

渝
,

回国后还选泽了中国
“

佛藏
”

中仅有雨种所胡外道睿之一的
“

胜宗十句义瑞
”

�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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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舔禅的
“

金七十输
”

�
。

简题在一切受社会历史条件所局限的民族文化
,

特别是一种

特殊的宗教信仰
,

耍想全樱的移植异土
,

希望得有同样的桔果
,

事实上恐怕是很困难的
,

所以玄奖个人的事巢
,

后来人真是难乎为樱
。

当时从他受巢的弟子
,

考褚史傅
,

可瀚昔

萃了各邦人士
,

是安佩然已挺代替印度作了国陈上佛学的重心
,

尤其是东亚各国求法的

目的地了
。

关于玄奖个人努力工作的情况
, “

慈恩法师傅
”

盼
,

自唐高宗永徽改元 �六五

� �以后
,

寡务翻泽撅弃寸隆
,

每 日自立程裸
,

若盎 日有事不充
,

必兼夜以技之
。

⋯⋯至

三更暂眠
,

五更复起
,

渡丽梵本
,

朱点次第
,

拟明旦所翻
。

每日寮甜
,

黄香二时
,

爵新挺渝
,

及猪州听学偷等
,

恒来决疑猜义
。 · ·

⋯旧 夕 巳去寺内弟子百余人
,

咸精教械
,

盈廊溢庶
,

昔酬答处分撅道漏者
。

⋯⋯
”

梁任公因称之为
“

千古学者之模范
”

�样
“

佛典之翻浮
”

�
。

但是他这徉孜孜不倦从事介貂的这种寡阴而又烦玻的甜踊
,

除了以佛学为职巢者外
,

当

剑勺戈国其它任何方面曾热此偷耍
。

就是后来佛教翘院派礴远的 人们
,

也只涸容本
,

咬文

嚼宇
,

但重文句
,

不注意理解
,

即如玄奖著名弟子窥基的
“

唯蔽抽远犯
� ,

普光的
“

俱舍渝

疏
” ,

虽瀚都是不可多得的著名的大香
,

为我俩保存了井多印度古代的宗敬哲学史料
,

应

孩肯定它的贡献
,

但也的确正同汉儒艇生之巢
,

具是
“

博而寡耍
” ,

且使这种研究更兑脱

离了客观社会的裕耍
,

因此唐代以后玄奖个人的名望虽高
,

但是他所介招的一派法相唯

激之学
,

后来除了板少数的人简常注意之外
,

在我国思想史上几乎招致中艳的命运
。

总上所瀚
,

便可晃得此一代高借�玄类�之所以登顾西游
,
联系有关我国佛教思想史

的一些固翅来加以考察
,

便知不是一件很翠桃的
“

拜佛求艇
” ,
其可盼是具有重大的厉史

意义
,

那么玄奖个人今 日为我仍所不能忘怀的真献
,

�� 不仅在加强了中印雨大邺邦历史

上文化交流的友谊而已
。

赤

今

办

嘴卜

后 言己

这是作者一九四� 年暑假在显明写成的一篇旧稿
,

现在加以整理补充
,

公开登表
,

除了文宇不够通俗
,

更难免存在错簇
,

供进一步研究中国佛教史同志俩的参考
。

共 中个

别瀚点
,

骨承踢踢予
、

向觉明雨位先生有所指正
,

拜致谢忱
。

一九五六
,

四
,

一
,

北 京
。 玄


